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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历史文本在以色列考古发掘中的运用
∗

何　琛∗∗

犹太民族历史悠久,考古发现通常被用来证明以色列这个新建立

国家的合法性,也为民族认同提供了纽带和资源.犹太历史学家约瑟

夫斯的著作则是研究公元１世纪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希腊

化和罗马世界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本文结合马萨达遗址和加利利地

区的尤塔帕塔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析了考古学家在利用约瑟夫斯历史

文本时如何受民族主义和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诸多文本在以色

列考古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到的作用.

纵观当代考古学历史,很少有人能否定政治力量往往对考古实践和解释产

生强大的影响. 首先,考古是国家用在领土争端中的一种手段,考古发掘的历史

用来赋予和民族相关的领土合法性,考古和民族主义的融合对国家内部机构和

等级制度也会产生影响. 其次,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对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

进行分配时,其依据有时也来源于历史的传承. 一方面,考古学越来越多地在文

化和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合法化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文化语境和国内外政

治形势也对考古历史进行摧毁和消解. 这种“文化清洗”受到战争、民族主义激

情、种族内部冲突的滋养. 在这些情境下,考古中的政治中立是无法实现的. 考

古学家在整合和利用诸如约瑟夫斯历史文本等古代文献时不同程度上受政治形

势和民族主义影响.
弗拉维奥 ×约瑟夫斯(FlaviusJosephus)成长于犹太祭司阶层. 在公元６６年

第一次犹太战争爆发后,约瑟夫斯负责指挥守卫加利利地区的军队. 在兵败被

俘后,他跟随罗马军团来到耶路撒冷并在公元７０年亲眼目睹了圣城的陷落. 此

后,约瑟夫斯在罗马完成了«犹太战史»«犹太古史»«自传»«驳阿皮翁»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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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成为后世了解希律王朝和古罗马地方总督管治下的巴勒斯坦历史、死

海古卷、支撑拉比犹太教教义的口传文学的形成以及施洗者约翰和耶稣基督的

唯一无间断的资料来源.①从希律王公元前３７年征服耶路撒冷,到公元７０年圣

城陷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给巴勒斯坦地区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凯撒利亚、
希伯伦、撒玛利亚、耶利戈、马卡鲁斯、提比利亚等等. 正因为如此,约瑟夫斯的

文本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发掘至关重要. 考古遗址贝特􀅰舍阿里姆位于以色

列北部,在此发现的石馆和墓穴壁上都刻有希伯来、阿拉米及希腊文墓志,关于

它的最早 文 学 记 载 就 来 自 于 约 瑟 夫 斯 的 «自 传».② 本 杰 明 􀅰 马 扎 (Benjamin
Mazar)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对此进行了考古发掘,勘测遗址位置时首先参考了约

瑟夫斯的记载.③无论是雄伟壮观的马萨达,还是«圣经»中提及的小镇迦百农,
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都在这些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挥了作用.

一 、«犹太战史»与马萨达考古遗址

马萨达堡垒地势险峻,矗立在以色列中部犹地亚沙漠的岩石山顶上,俯瞰着

死海. 沙漠干燥的气候使得马萨达遗址完好地保存下来. «犹太战史»第七卷讲

述了马萨达在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争末期被围困的历程. 在书中,约瑟夫斯

描述了罗马行政长官席尔瓦为围困和攻破马萨达所做的种种准备:修筑战争工

事和哨塔,修建石坝和高大的平台安装巨大的破城锤和发弩机.④被围困在马萨

达数月之久的犹太军队领袖以利亚撒(Eleazar)召集了他的追随者并发表演讲,
将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归因于上帝对他们所犯罪行的惩罚,为了避免落入罗马军

队手中遭受羞辱和奴役,他号召堡垒内的人选择英勇地死亡. 他们抽签选出十

个人杀死了马萨达堡垒内的９００多人,然后其中一人杀死剩下的九人后也自杀

了,留给第二天破城而入的罗马军队死亡般的寂静. 仅有两位老妇人和五个孩

子躲在下水道成为幸存者.⑤

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有关马萨达的叙述在被遗忘了１８００多年后,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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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登上犹太民族的历史舞台. 虽然广大读者对约

瑟夫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可信度颇为怀疑,然而他笔下描绘的犹太人对罗马军队

的坚定抵抗和集体死亡的震撼画面引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马萨达的浓厚兴

趣.①他们认为«犹太战史»中的故事恰好契合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

心信条:１９４８年建立的以色列国事实上是历史上第二犹太共和国的延续,后者

是在公元７３年马萨达陷落后灭亡的.②约瑟夫斯笔下的马萨达为连接犹太的古

代和现代历史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并进一步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秉持的信念:
这片土地的主权从圣经时代即属于犹太民族. 对于在２０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

这片土地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马萨达神话为他们所宣称的犹太民族自治

权利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传播媒介.③马萨达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就出现在考古

人员的视野中,奥尔布赖特(W．F．Albright)在他出版的«巴勒斯坦地区考古»著

作中是这样描述马萨达的:犹太第二共和国在公元７０年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

现存最古老的罗马建筑是位于死海西岸的马萨达堡垒所遗留的罗马军队营地和

城墙,一群犹太爱国者在马萨达坚守到公元７３年.④然而,真正引发和推动马萨

达考古热潮的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它使这种古代和现代历

史的延续感对普通民众变得更为切实可见. 在此之后,以色列经历了和周边阿

拉伯国家进行的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１９８２年黎巴嫩战争等多

次大规模冲突.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树立犹太军队英勇无畏的形象

并且在以色列这片土地上寻找犹太之根,马萨达和以利亚撒被塑造成为抵抗罗

马入侵者最后的堡垒,“马萨达永不陷落”这一口号家喻户晓.
本􀅰耶胡达(BenYehuda)在他的著作«马萨达神话———以色列集体记忆和

神话编造»中特别指出了夏玛利亚􀅰古特曼(ShamariaGoodman)在马萨达考古

发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首先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时期将约瑟夫斯笔

下的马萨达历史文本塑造成英雄传说并修复了可以攀登到山顶的“蛇道”号召民

众来此参观. 古特曼最终说服曾经在本􀅰古里安政府任职国防军首领的伊格

尔􀅰亚丁(YigaelYadin)来主持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举世瞩目的马萨达遗址考古工

作. 虽然考古发掘和约瑟夫斯的历史叙事相差甚多,然而当时的以色列身处阿

拉伯国家的包围圈中,处境就像是１０００多年前的马萨达,接连发生的中东战争

也对马萨达神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耶胡达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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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如何在青年运动、国防军、学校课本、媒体和旅游业、儿童文学和艺术等

社会各个阶层和角落对马萨达神话进行规制和传播,试图将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符号怯魅化,使它回归成为普通的考古遗迹. 作为马萨达神话的历史来源,古特

曼和亚丁对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的叙述进行了一系列颇有含义的增删.
本􀅰耶胡达在其著作第二章探讨了这些细节:马萨达的守卫者原本是烧杀抢掠

的匕首党被改为奋锐党,在对马萨达附近的村庄隐基底进行考古发掘后,有证据

表明这些守卫马萨达的所谓英雄曾经洗劫了这个位于死海岸边的村庄并对他们

的犹太同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肆杀戮. 罗马军队对马萨达的围攻时间也只有

４~８个月,而非约瑟夫斯所记录的３年. 另外,在马萨达考古遗址也未曾发现

进行大规模战斗的痕迹. 约瑟夫斯在著作中记录了以利亚撒先后发表的两次演

讲以此说服对赴死犹豫不决的犹太同胞,并非民众所熟知的一次演讲. 按照约

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的描述马萨达应该有９００多具殉难者的骨骸,然而考古

人员只发掘到２５具,与书中记录相去甚远. 马萨达堡垒的城墙上多处留下了大

火的痕迹,而不是约瑟夫斯记录的一次大火. 此外,在所有记录罗马军队围城进

攻的材料来源中,他们都是有所突破后立刻进攻.①因此,罗马士兵不大可能在

山下等待一晚然后次日再攻进马萨达城堡中.
然而,古特曼和亚丁这两位考古学家之所以能够得到以色列政府对马萨达

遗址发掘从物力到人力的全方位支持,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对马萨达英雄主义

叙事模式的推波助澜契合了政府需要和国家利益. 亚丁在１９６５年出版的发掘

报告中着重描述了马萨达堡垒的“英雄守卫者”,而对于在考古学上更为有意义

的希律王时期建筑及用途却一带而过.②作为亚丁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考古

系的后辈和同事,对马萨达叙事持有不同看法的本􀅰耶胡达不大可能得到和亚

丁一样来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也没有机会像他的这位前辈一样组织大规模的马

萨达遗址考古发掘. 对以色列民众而言,本􀅰耶胡达的著作是否改变了他们对

马萨达的看法仍然存在疑问. 时至今日,马萨达作为以色列的一个象征符号仍

然在政治演讲中被使用.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耶路撒冷邮报»发表文章讲述了美

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参观了马萨达遗址后在演讲中公开赞扬马萨达精神并表

示美国会支持以色列.③然而,在年轻的以色列一代人中,他们反对这些自己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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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经过时的政治手段,并呼吁改变以色列社会. 马萨达再次成为一种象征:年
轻人敢于质疑以色列历史上的核心观念,使马萨达神话走下政治圣坛.

二 、«犹太战史»和加利利地区考古发掘

约瑟夫斯在«自传»和«犹太战史»两本著作中多次描写加利利地区的城市和

村镇. «自传»主要讲述了他６６~６７年在加利利地区的经历. 约瑟夫斯在战争

爆发后曾经在此指挥犹太军队,因此他对加利利地区的地形地貌非常熟悉. «自

传»提供了这一地区在１世纪时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人口性质、经济状况、文化

模式和管理机构. 约瑟夫斯在书中提到加利利地区有２０４座城市和村庄.① 尽

管目前尚没有完整的地名清单供后人参考,然而对加利利地区遗址的考古发掘

和考察仍然得出了一个与约瑟夫斯所述非常接近的统计数据. 其中一些遗址发

掘出各种生活物资,进一步证实了１世纪前即有人在此定居. 约瑟夫斯在书中

提到名字的大多数地方已经被考古发现确认,虽然其中一些遗址地点还存有疑

问.②在整个加利利地区进行过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令人惊喜. 迦百农发现了

１世纪的建筑物残骸. 这里的定居点规模不是很大,但房屋排列整齐,样式简

单.③位于以色列北部的古城贝特赛达,发掘出公元前１世纪的简易庭院房屋,其

中的渔具证实了房屋主人的生计.④拿撒勒的遗迹较少,部分残留城墙和农具表

明曾经有居民在此生活,周边还发现了几个１世纪的墓葬洞穴.⑤而位于下加利

利地区核心地带的尤塔帕塔和位于戈兰高地的伽玛拉对于理解１世纪时期的定

居点尤为重要. 这些居住区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在罗马统治早期

得到繁荣发展,最终毁于犹太战争中.
尤塔帕塔(Jotapata)是犹太和罗马军队第一次大型战役的战场,而约瑟夫

斯在６６年犹太战争爆发后被派到加利利地区做犹太军队的指挥官. 他在«犹太

战史»中四次描述了战场的地形:(１)隐藏在高高的山峰后面;(２)从北面可通往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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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iArav,“Bethsaida,”Qadmoniot３２(１９９９),p．８９．
BellarminoBagatti“Nazareth,”inEphraimStern(ed．), NewEncyclopediaof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intheHolyLand,４Vols,Jerusalem:IsraelExplorationSociety,１９９３,pp．１１０３Ｇ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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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３)其余三面均是陡峭的山坡,特别是东面奇险;(４)镇上缺少自然水源.①

犹太军队正是凭借着绝佳的地形条件得以抵抗罗马军队的强大进攻. 除了尤塔

帕塔之外,约瑟夫斯还在«犹太战史»中讲述了伽玛拉、耶路撒冷和马萨达另外三

场战役,从所描述的战斗激烈程度以及文本篇幅长短来看,尤塔帕塔都排在耶路

撒冷之后位居第二. 作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和主要指挥者,约瑟夫斯在书中详

细描述了尤塔帕塔从被包围到陷落毁灭的过程:韦斯巴芗率领罗马第五、第十军

团加上提图斯的第十五军团围攻尤塔帕塔,约瑟夫斯命令把北面可以通行的出

口用围墙包围起来并筑起一道堤防. 犹太军队凭借着地势天险一直和罗马军队

激战. 他们疯狂地袭击罗马人并焚烧防御工事,迫使罗马军队暂停攻势退守到

要塞. 韦斯巴芗在混战中被弓箭射中而受伤. 然而双方实力差距悬殊,罗马人

不断利用大炮、弓箭和投石器进行进攻,最后用攻城锤捣毁了尤塔帕塔的城墙.
经历４７天的激战后,罗马军队攻进城中并大肆杀戮,至少４万名犹太人在此丧

命. 约瑟夫斯和４０名同伴躲藏到隐蔽的洞穴中,被罗马军队发现藏身之地后他

提议犹太同胞通过抽签来杀死对方以此避免落入自杀的命运. 轮流抽签到最后

只剩下约瑟夫斯和另外一个士兵,他说服了对方一同走出去向罗马人投降.②

一些学者认为,考虑到他在整场战斗中的表现以及最后时刻的投降行为,约
瑟夫斯对尤塔帕塔战役的描述可信度值得怀疑.③因此,在对尤塔帕塔遗址发掘

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和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进行梳理和比对. 学者们认为尤塔帕

塔遗址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然后又经历上千年自然气候的侵蚀,所以在遗址方

位被确认后迟迟没有进行发掘. 直到１９９２~１９９８年,莫迪凯博士(Mordechai
Aviam)才开始参照约瑟夫斯的历史文本第一次对尤塔帕塔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在长达６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占地１４英亩的城镇遗迹,时代约为

希腊化晚期到罗马时代早期. 大约三分之一的城镇建在陡峭的东坡的顶部,另

外三分之一建在圆形山丘及南坡,其余部分位于南部高原. ５个居住区被挖掘

出来,包括小的私人住宅,其中水箱、浴室、储存区、炉子、黏土和石器皿等物资一

应俱全. 除此之外,在此区域还发掘出一枚罗马皇帝尼禄统治时期的硬币.④这

①

②

③

④

Josephus,TheJewishWar,bookIII,pp．１６０,１５８Ｇ１５９,１５８,１８１Ｇ１８３．
Josephus,TheJewishWar,bookIII,pp．１４１Ｇ２１８,３１６Ｇ４０８,４３２Ｇ４４２．
RichardA．Horsley,“Powervacuumandpowerstrugglein６６Ｇ７C．E．,”inAndreaM．Berlin,J．

Andrew Overman(eds．),TheFirstJewish Revolt:Archaeology, History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２００２,pp．８７Ｇ１０９．
MordechaiAviam,“Yodefat/Jotapata:TheArchaeologyoftheFirstBattle,”inTheFirst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Ideology,Andrea M．Berlin,J．Andrew Overman (eds．),London:

Routledge,２００２,pp．１２１Ｇ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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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现和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对尤塔帕塔的地形风貌的描述基本吻合.
«犹太战史»中特别提到约瑟夫斯在尤塔帕塔修筑了防御工事.①考古发掘

过程中在高地的北面发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防御工事. 早期修筑的可以追溯到

希腊化晚期,而晚一些的防御工事大约在１世纪中期修筑,被认为是约瑟夫斯所

为. 除此之外,还发掘出散落在各个方向的７０多个铁质弓箭头,以及１５个石弩

机上使用的箭头,尺寸和重量不等. 大约３５块投石机上使用的石头也被发现,
均是用当地的石灰岩用手工凿子雕刻而成.②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描绘了

罗马军队攻城后对尤塔帕塔进行了屠城,整个战役期间大约１２００名妇孺沦为囚

犯,４万犹太人丧命. 除了尤塔帕塔,约瑟夫斯笔下的其他三场战役遗址伽玛

拉、耶路撒冷和马萨达都没能发掘出数量相符的遗骸. 而在尤塔帕塔进行第一

次考古发掘时就找到了很多骨骸. 在１９９９年第二次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从居

住区的一个大蓄水池下面发现了数量惊人的遗骸,技术手段表明他们曾遭遇过

暴力袭击.③

总之,对尤塔帕塔遗址的考古发掘在很多方面证实了约瑟夫斯在«犹太战

史»中对尤塔帕塔战役叙述的真实性:在１世纪中期的尤塔帕塔确实发生过激烈

的战斗,这座城镇被罗马时代早期匆忙修筑的城墙环绕着,在镇子北面山坡上曾

经兴建过土木工程,弓箭、石弩和投石机从各个角度袭击了尤塔帕塔,许多人在

被围困、战斗和陷落的过程中死亡.④当然,考古发掘和约瑟夫斯之间的叙述也

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比如根据发掘出的居住区面积估算尤塔帕塔常住居民

数量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人,战争时即使有附近村落的难民流入,总数也应该不超过

１万人. 约瑟夫斯声称有１２００妇孺沦为俘虏应该是接近事实的,然而死亡４万

人这个数字确实是比较夸张的说法. 这要归因于约瑟夫斯这位曾经的指挥官想

要为自己和尤塔帕塔在战场上的失败找出合理的解释并进行悲情渲染. 约瑟夫

斯初到加利利地区时采取必要措施对防御工事进行了加固,但是最终却作为战

役的指挥者亲自见证了军队的落败以及尤塔帕塔的陷落,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动

机去夸大尤塔帕塔围攻战的惨烈.

①

②

③

④

Josephus,TheJewishWar,bookIII,pp．１５８Ｇ１５９,１７４Ｇ１７５．
MordechaiAviam,“Yodefat/Jotapata:TheArchaeologyoftheFirstBattle,”inTheFirst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Ideology,pp．１２１Ｇ１２９．
MordechaiAviam,“Yodefat/Jotapata:TheArchaeologyoftheFirstBattle,”inTheFirst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Ideology,p．１３１．
MordechaiAviam,“Yodefat/Jotapata:TheArchaeologyoftheFirstBattle,”inTheFirstJewish

Revolt:Archaeology,HistoryandIdeology,pp．１２１Ｇ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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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和民族利益

以色列外 交 部 前 总 干 事 多 尔 􀅰 戈 尔 德 (DoreGold) 在 耶 路 撒 冷 举 行 的

２０１６年考古学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提出要重视英国托管时期考古发掘的原始档

案文件,这些文件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地区连接起来,驳回了那些试图断开这种

历史联系的人. 他称赞考古学家“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守卫着这个国家.①戈

尔德还谴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２０１６年４月要求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考

古发掘活动的决议,宣称此举意味着国际社会试图将耶路撒冷从犹太历史上剥

离.②由此可见,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考古学不仅仅关乎科学. 致力于保护文化遗

产的以 色 列 NGO 组 织 埃 米 克 􀅰 沙 威 (EmekShaveh)首 席 执 行 官 米 兹 拉 西

(Mizrachi)宣称:当你掌控了过去,你就掌控了现在和未来.③在巴勒斯坦地区进

行的考古发掘涉及各方社会和政治利益,已经成为巴以冲突的一个来源. 时至

今日,围绕考古活动所进行的斗争仍然在继续,各方意识形态的分歧部分来源于

考古学的阐释,如何在现代冲突中利用历史成为考古学家的责任.④因此,考古

学和以色列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也尝试用考古学

来证实民族神话,将这些神话尽可能与考古遗址的发掘相结合. 一般而言,具有

政治色彩的神话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它们使一般社会秩序神圣化以及合法

化,促进族群身份认同和社会和谐.⑤

拥有悠久历史的犹太民族一直十分重视考古学的发展,早在１９２０年即在耶

路撒冷成立“巴勒斯坦及其古代史研究希伯来协会”. 然而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

并不利于大规模开展考古活动. 以色列考古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４８年建国前的考古活动为第一阶段,此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相较于公众对考

古的热情,专业考古人员数量极少;领导和参与考古发掘的马扎(Mazar)、苏肯

尼克 (Sukenik)和阿维尤纳(AviYonah)等人都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考

①

②

③

④

⑤

DoreGold, “ArchaeologyisBestdefenceofJewish ConnectiontoJerusalem,”１７th Annual
ArchaeologicalConference,８September,２０１６．

UNESCO,ExecutiveBoard１１９thSession,ProgrammeandExternalRelationsCommission,１１
April,２０１６．

DanielK．Eisenbud,“ArchaeologyinIsraelasApoliticalWeapon,”JerusalemPost,December４,

２０１７．
TarjeOestigaard,PoliticalArchaeologyandHolyNationalism:ArchaeologicalBattlesoverthe

BibleandLandinIsraelandPalestinefrom１９６７Ｇ２０００ ,Gothenburg:UniversityofGothenburg,２００７,

p．９．
BailaR．Shargel,“TheEvolutionoftheMasadaMyth,”Judaism,２８(１９７９),p．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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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糅合在一起.①创建于１９２５年的希伯来大学此时

人员和预算都有限,大多数历史遗迹位于阿拉伯人占领的土地上,此阶段由犹太

人主导进行的考古发掘仅限于贝特􀅰舍阿里姆(BetShearim)遗址等零星任务.
以色列考古学在建国后的第二个阶段奠定了更成熟的学科基础,史前考古学在

这一时期崛起.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早期,希伯来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摩西􀅰斯

特克里斯(MosheStekelis)在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史前调查.
除了史前时期,以色列考古学在这一时期也超出了传统的追寻犹太民族根源的

范畴,朝着更广阔的学科方向发展,比如在内盖夫(Negev)对古典时期遗址以及

古老的沙漠农业制度进行了发掘和研究. 这些古代沙漠社会启发了现代以色列

人,使这个土地面积三分之二都是沙漠的国家逐步发展出高效的农业. 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马萨达遗址也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

的考古发掘.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色列考古学经历了一场变革,开启了第

三个阶段. 首先,学科变化涵盖了各个方面,考古专业学科在兴趣范围和从业人

员数量上都有所扩展. 截至１９７０年,以色列境内只有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

学开设考古学专业,全职从业人员不足１００人;而到了２００３年,有五所大学可以

授予考古学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位,超过２００人成为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学者.②与

此同时,公众对考古的兴趣明显下降.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召开的以色列考古大

会通常有１０００多名参会者,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以后数字下降到大约两百到三

百人,几乎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 除此之外,考古研究的方向、重点和范式也发

生了转变. 比如在巴􀅰伊兰这所以宗教著称的大学举行的考古学会议就摒弃了

传统的历史方法. 讲座专门针对诸如考古记录中的性别解释、社会结构和动态

的重建以及考古方法中的定量等问题,没有大卫王和所罗门,也没有犹太人定居

点,更没有«出埃及记».③此阶段的考古学已经不再执著于民族神话和身份建

构,在对待«圣经»、约瑟夫斯等历史文本时更趋于谨慎和理性.

①

②

③

RosenSteven,“ComingofAge:TheDeclineofArchaeologyinIsraeliIdentity,”Apubliclecture
onIsraelgivenattheUniversityofCalgaryin２００３,p．７．

RosenSteven,“ComingofAge:TheDeclineofArchaeologyinIsraeliIdentity,”Apubliclecture
onIsraelgivenattheUniversityofCalgaryin２００３,p．８．

A．Faust,and A．Maeir, MaterialCulture,Societyand Ideology: New Directionsinthe
ArchaeologyoftheLandofIsrael, RamatＧGan:BarＧIlanUniversity,１９９９,p．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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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考古学家阐释过去的方式取决于他们个人和集体所相信的历史,以及用来

恢复、分析和解释考古证据的技术.①由于在安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新国家的

迫切需要,以色列早期考古学在科学上存在缺陷. 为了证明民族主义存在于考

古学这一事实,马萨达遗址等宏伟的考古项目因其存有偏见的假设、有问题的方

法和错误的结论而被抛出并受到后代学者的批判. 然而,受民族主义影响的考

古学并非罪不可赦. 民族主义考古学与政治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源于考古

学与政治进程的属性、传统和关联.②现代以色列建立于１９４８年,犹太复国主义

者坚持认为上帝在圣经时代就将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应许给犹太民族,在这片

原本是犹太人家园的土地上建立以色列国是合情合法的. 考古学被用来以“科

学”的手段证实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和这片土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约瑟夫斯著作

为代表的历史文本在以色列的考古遗址发掘和研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

而,对以色列的质疑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马萨达英雄主义叙事模式也逐渐

失去了它曾经感召人心的力量,对加利利地区众多古代定居点进行考古发掘成

为趋势.

以色列考古学在过去的几十年经历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变革. 以色列国内近

两代犹太人都是在建国后出生并长大,他们已经不需要通过考古这种方式来建

立与这片土地的联系. 最新一代的考古学家认识到前辈们对政治或民族主义的

个人态度可能源于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 无论这些个人的观点如何,都没有理

由去错误地阐释考古数据,或者在考虑政治目的的情况下曲解它们. 如何理解、

阐释和整合古代文献与考古记录成为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对待诸如约

瑟夫斯著作这样的历史文本时,最近一代的以色列考古学家采用了批判性视角,

将文本视为对写作者的信仰、理解和实践的反映而不一定是准确记录. 这些文

本都是历史数据,但它们不再是衡量考古学的尺度. 事实上,以色列的考古学家

①

②

B．G．Trigger,“Romanticism,Nationalism,andArchaeology,”inPhilipL．KohlandC．Fawcett
(eds．), Nationalism,Politics,andthe Practiceof Archae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９５,pp．２６５Ｇ２６６．

B．G．Trigger,“Romanticism,Nationalism,andArchaeology,”inNationalism,Politics,andthe
PracticeofArchaeology,p．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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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改变考古学科的基本结构. 他们在研究古代社会中的性别、游牧文化和社

会动态等问题时已经逐渐超越历史文本范畴,不再完全受文本提出的问题的引

导,而是结合更广泛的学科和理论知识. 因此以色列考古学也朝着更加多样化

和成为更重要学科的方向发展.


